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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惊动温家宝总理，中央领导作了长篇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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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人是在深圳居住
的北京离休老干部曹大
澄，《�望》新闻周刊日
前对他进行了独家专
访。老人沉重地指出，流
浪儿童沦为行乞工具的
症结，在于城市管理的多
重责任缺失。

ªDE«[¬­

n®¯m�°±

有一次，在深圳体育馆附

近，我看见有个黑衣小胖墩蜷
缩在水泥地上昏睡不醒。我牵
牵他的小手，突然，有人吆喝
我，树丛后一妇女拿着一根木

棍朝我奔来。我觉得她似曾相
识，就问：“我在齐齐哈尔见过
你的，当时你抱一个小妮子乞
讨，怎么到深圳来了？”

她先是一愣，说：“俺不认
识你。”我说：“你说你家在河
南，到黑龙江讨饭，你家小妮
子得了脑病，没钱治病，我还
给了你一百元钱。”她这才嘻
笑着说：“想起来了，你是大善

人，给一百元俺忘不了。”
我接着问：“那小妮子病

得咋样了？治好了没？”“唉，
小妮子死了，那怪病治不了！”
我不解地问：“这小男孩是你
的儿？”她如实告诉我：“不
是，这个孩子的姥姥托我带他

讨饭要钱治病。”
我掏出 10元钱放在小盆

里，问道：“这个孩子得的啥
病，咋叫不醒呢？”
“脑子病，睡下就叫不醒

的病。”她收了钱嘟囔一句“少
管闲事”，转身又藏到矮树丛
中，注视着过往行人和盆中的
钱。我两个小时以后回来，那可

怜的孩子依然保持原来的姿势
睡在地上。

我想，这背后定有幕后人
物操纵，一种社会责任感驱使
着我开始了卧底调查。

我打扮成一个职业乞丐，
每天拄着一根木棍，捧着讨饭

盆，与在闹市区讨钱的乞丐们
混在一起。在他们的帮助下，我
去探访了一个在深圳丐帮中出
名的“花子首富”。此人长期盘
踞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几座天
桥，手底下控制着三四个病残儿
乞讨，病重的常常失踪、下落不

明，不久又会有新的病残儿出
现。他下毒手把拐骗而来的病残
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
越惨不忍睹越能多要钱，有人说
他一年能要个二三十万元。

病残乞儿的现象不少人
都能看到，可为何长期没有引

起重视？我曾把街头了解到的
这些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可
得到的答复多为漫不经心的

应付，或是熟视无睹的麻木。
我的“调查手记”被中央

领导批示后，深圳成立了综合
执法队，开展了一场对操纵未
成年人乞讨和偷窃等犯罪活
动的专项整治行动。一时间街
头行乞的病残婴儿几近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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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帮有十分明显的扎堆
现象，这些来深圳行乞的人多
来自同一个地方，八成为河南
周口、驻马店、信阳一带人。

在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
车站，我认识了一名老乞丐，

他的穿着好像村干部。他坐在
路边花坛吸烟，只要看到交通
灯变成红灯，他就会冲着附近
的几个乞丐大喊：“灯红啦，快
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众
乞丐便会听话地向等候放行的
车辆不停作揖讨钱，绿灯一亮，

他们立即站在隔离带边上。一
旦红灯再亮，又上前作揖乞讨
……收工时，众乞丐会坐到老
汉身边，吸着烟，一五一十地数
钱，交流乞讨的经验。

这位村干部模样的老汉
老家在河南，是村里的村民组

长。与他交谈混熟后，他告诉
我：“讨饭上一不要脸二不要
命，每天要保五争八（50元到

80元），月产二千多，一年下
来两万五！每年回家净剩两万

没问题。”我问他，为何周口、
驻马店、信阳地区总有人成群
结队地出来当 “乞讨专业
户”？他说：“早年来深圳讨饭
的穷光棍如今在村里也算是
个大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乞讨队伍中来。”

丐帮里普遍流行着“城里
磕上三年头，回到老家盖洋
楼”“城里讨上三年饭，给个

书记都不换”的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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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方面是收容所

改为救助站，一方面在城市大
街小巷仍可见许多流浪街头
的乞讨者。救助站的出现始终
难以消灭城市乞帮。我调查发
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乞讨的高收入使城市丐帮不
愿进入救助站。 在大城市的

乞讨者很少有真正意义上吃
不上饭的人，大多数都是乞讨
专业户。用乞讨者的话讲，“去
救助站就会耽误生意”。

可到过年回家时，这些乞
讨者就会自愿到救助站住上
两天，洗洗澡、理理发，要一张

车票回去。救助站就变成招待
所和接送站。 ÂrÃÄ�


